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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龙劈劈水水库库的的传传说说

人间仙境
小草沟

贾乐玉

龙劈水库面积不大，以往
在当地也没有什么名气，但水
库的命名却来源于一个动人的
传说：

很久以前，里口山村有一
大户人家，家里养了100头牛，
每天傍晚长工放牧回来都要
到村东的水库饮牛。一天傍
晚，长工饮牛回来，却发现少
了一头，四处寻找，不见踪影，
长工和东家都觉得非常奇怪。

第二天，长工处处留心，时时
清点，傍晚饮完牛后发现牛又
少了一头，仔细查看群牛饮水
之处，只见水面上泛着一片血
痕。长工急忙找来东家，东家
看过之后，嘱咐长工不要声
张，却暗地里让人打了近二百
把锋利细长的尖刀。第三天下
午，太阳尚在半空，东家来到
长工放牛的山坡下，在每一头
牛的角上绑上了两把尖刀。傍
晚时分，东家与长工来到水库
边上饮牛，两双眼睛却紧紧盯

着水面。忽然，水面上跃起一
条白色蛟龙，张着大嘴向一头
牛咬去。牛慌忙以角抵龙，一
只角上的尖刀插在蛟龙的肚
子上，牛猛一甩头，尖刀在蛟
龙的身体上直上直下地划开
一道口子，鲜血如泉水一样流
了出来。蛟龙剧痛难忍，潜入
水中抓起一块大石头，用尽全
身力气向外一扔，气绝而死；
石头落在十里之外的金山塂

上，形成一座小山。据村民们
传说，这条蛟龙来自黑龙江，

原本和居住在黑龙江作恶的白
龙是一母同胞；白龙被秃尾巴
老李(黑龙 )杀死后，黑龙江被
秃尾巴老李占据，这条蛟龙无
处安身，就来到这个水库里居
住，结果却落了个如此下场。

近年来，随着乡村旅游的
开发，十里杏花谷声名大噪，相
应地，龙劈水库也逐渐有了些
名气。如今，龙劈水库已经成为
十里杏花谷的旅游景点之一，
龙劈水库的传说也成为吸引游
客的重要人文资源。

刘艳琴

一直以为，山是水的精魂，
大海边上的山尤其是。芝罘湾
畔的山都不高，是那种轻柔舒
缓的起伏，暮霭晨辉中如委蛇
游走的龙蛇，壮观而略带妩媚。

芝罘湾畔的山，最高的大
概要数塔山了。

清晨起来，微风拂面，在
这个暮春的早晨，我要给心灵
放一个假，去爬塔山。

各种游乐设施还没睡醒，
巍峨的皇冠金光闪闪，我随着
鸣唱的小鸟，去细品慢赏那劲
松的挺拔、绿竹的风骨。大雪
松撑开遮天巨伞，向我洒下一
地的松香；金丝柳随风舒臂，
像是欢迎我的到来，也像挽留
我的离去；高大的银杏挥舞着
无数灵芝状的小手，像一个过
早蹿起了个头儿却仍天真烂
漫的孩子；粗壮微黑的橡树、
国槐，则有如青壮年的渔家汉
子，坚定沉着又豪爽潇洒地向
我行着温情的注目礼。羞涩地
半掩娇颜的石榴，倚翠偎红，
为草坪镶嵌上春情洋溢的花
边，雍容华贵的白玉兰，俏丽
中含着娇羞的二乔玉兰，妩媚
娇艳的杏花，喧闹烂漫的碧
桃，在煦暖的微风中尽展风
姿……这些本不同季的花，因
了今年的独特气候而挤在一
季姹紫嫣红，实在是大自然特
别的眷顾了。何况，沁人心脾
的芳香还一路殷勤地萦绕在

我的身前影后。
在这样的流连忘返中，不

知不觉地就走进了纹石谷。那
里的山石，层层叠叠，如厚厚
的书页被清风随意地翻看着，
从不同的角度看过去，有的与
禽鸟动物形神毕肖，可拘的憨
态让人忍俊不禁，有的则挤挤
挨挨，写满了地层的历史，有
的则深浅参差，仿佛印象派大
师的画作。沿着石阶往上走，
绿树蔽天，微风飒飒，温暖的
阳光像婴儿的手，温柔地抚摸
着脖颈和面颊，鹅黄的嫩叶晃
动着日光，落下一地细碎的光
影。爬得累了，遮天蔽日的树
林间还有彩绳结成的吊床，在
悠然的摇晃里消一消汗水，看
云舒云卷，听飞鸟鸣啾，真有

“偶来做半日神仙”之感。
在塔山的顶上，是掩映在

郁郁葱葱的密林中的太平庵，
檀香袅袅、梵呗声声，僧人道
士们正在做早课，伴着华丽而
悠扬的宗教音乐，我这浸染在
万丈红尘里的心灵无意中洗
涤得空明澄净，一缕真情悠悠

然回归到久违的原始真谛中，
完成了一次灵魂的皈依。

塔山之巅就是塔了。这座
始建于辽代的砖石塔，如今还
留有灰黑色的塔基和少许塔
壁，近旁高耸的六角高塔是新
建的仿古建筑，登上七级高塔
极目远眺，蓝天、绿树、红瓦、
白楼的烟台，就湾在一泓碧海
的外侧，万顷晴沙闪着粼粼的
波光，海水浴场边的步行街
上，游人们正在聆风观海，芝
罘岛如一枚巨大的灵芝，从仙
山脚下斜伸到海里，烟台山
上，灯塔高高矗立，挺拔秀美，
洁白晶莹。崆峒岛宛如海中巨
龙抬起的巨大龙头，向着陆地
遥望，几只游船小艇，犁开一
片碧海，一座座万丈高楼，俯
瞰苍茫海天，远海中明丽瑰伟
高大宽舒的客轮正在迤俪北
行，慢慢消失在一片蔚蓝里。

移目脚下，温润潮湿的海
风滋润得满山的绿树枝叶葱
茏、繁花似锦；偶尔显露的山
石，峥嵘嶙峋、峭拔高邈，于豪
放中透露着些许细腻，似雄伟

壮健而又不失温情的烟台男
儿；廊庙富丽，古刹清幽，出出
进进的人流，氤氲在烟火中，
进出于红尘里。钟楼上，有人
敲响了巨钟，半个芝罘就回荡
在那宏大的轰鸣里，一声接一
声的钟鸣，顺着山谷，和着松
风，与大海的波涛汇合成壮阔
的交响乐，撞击着攀登者的心
扉，绵延出无尽的遐想。

终于有机会远离喧嚣与
浮躁，终于有家园将心灵的褶
皱铺平，舒展开折叠的肢体，
给尘封的眼睛一个流浪的空
间，在喧闹的红尘中，挖一个
小孔喘息。微风里，我深吸一
口甜丝丝的空气，扬起双臂，
长长地伸一个懒腰，伴着树叶
欢快地歌唱，脚步也格外轻
盈，在新生的嫩草里，我绕过
观音石，哼着小曲下山，顺便
摸一把大黑蚂蚁的雕塑，再摘
几朵红的、白的、黄的野花，便
悄无声息地消失在低矮浓密
的黑松林里。

我带走了塔山的鸟唱花
香，却把心留在了塔山。

放放牧牧心心灵灵在在塔塔山山
徐立平

适逢周末，与文友去小草沟
采风。小草沟在莱州郭家店镇，距
离我的家乡不到三十里，说来都
是山区，路途并不遥远，但从未去
过。各种零散的信息组合存在我
的印象里，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只
知道是个苗木基地，却并未有一
草一木触探入我现实的生活。那
里地处山林，远离城市喧嚣，附近
村民自耕自足，民风质朴，不失为
当代的世外桃源。

车子穿行在花红柳绿的乡间
公路，两旁的果园正值花期，它们
像一条条锦缎，在飞驰的汽车两
旁蜿蜒招展。世间纵有丹青手，难
描一抹绿与红，一排一排初生的
树林，新芽初绽，介于黄与绿之间
的那片嫩绿，总让我想起宫崎俊
动画中的色彩。不到一小时的车
程，到了小草沟园艺场。接待处的
宋主任老远就迎上来，热情地为
我们介绍，解答苗木培育方面的
问题。

到了现场才知道，小草沟是
中国农科院果树研究所果树无病
毒苗木栽培试验基地，国家苹果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优质苗木繁育
基地、中国苗木第一村。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小草沟
人就地取材，利用地理优势，开发
苗木果疏产业，科技和知识让一
个位置偏远的普通乡村，变成了
苗木行业的领头军。印象与现实
完美的重合，让我不禁由衷地赞
叹。真实的小草沟比我想像的要
广阔得多，规模也大得多。宋主任
带我们一行去观看了苗木母本基
地，形态各异的母本像一株株盆
景造型，在果园中像一排排军纪
整齐的仪仗队。由母本这个词延
展到母亲一词的含义，每一个嫁
接成功的树苗都是她的孩子，她
都将无私地为它们输送养分，使
它们开花散叶，终结硕果。茂密的
花叶之间，母本们只将根系深深
地扎入土地，待秋来，瓜果满枝，
人们只记得嫁接品种的名字，却
无人记取滋养它们的母本，这样
的品格，多像每一位平凡的母亲。

去园艺基地的路上，看到上
世纪六十年代用石头堆砌建造的
房屋，低矮的院墙上有调皮的桃
花探出来，真真是春色满院关不
住，一枝桃花出墙来。墙外大多都
垛着码放整齐的木材，木头的横
截面组成一幅幅天然的木板画，
远远看去，质朴而温暖，想到冬天
烧得滚热的火炕，三五个婆娘围
坐炕头，编篓子，织毛衣，说说张
家的儿子又升了职，聊聊李家的
丫头招了个外地女婿，厨房里蒸
馒头的热气满屋飘香……再高档
的别墅也不稀罕。

人不忍辜负。路过一片苹果
园，树枝上都开着淡粉色的花，红
白相间，绿叶陪衬，有小鸟在花叶
间啾啾婉转。真想驻留片刻一亲
芳泽，又怕跟不上队伍，落了单。

最后一站到了桃花园，正值
满目的桃花盛开，终于停下脚步，
尽情地撒欢了一回。沐春风，醉花
香，发飞扬，那一刻，我不是一个
妇人，而是一个从时光彼岸涉水
而来的陌上少年。我仿佛看见，我
的灵魂栖在花枝，微笑地看着尘
世中的我，面对春天，她是怎样的
扬眉舒展、笑靥如花。你看，在花
香涌动的山间，她迎风奔跑，岁月
的盔甲从她的身上瞬间开裂，随
着脚步的起落层层褪去，噼啪的
声响，似是花朵绽放时的那声薄
脆，她挣脱了捆绑在身的那些无
形绳索，浑然忘我……

放松的身心，再也关不住沉
寂已久的灵魂，它悄悄从身体里
溜出来，藏在花蕊之中，看我如何
像一个孩子般，在这花开如海的
田野重返童年。

远离城市喧嚣的小草沟，不
仅能培育出新鲜可口的绿色果
疏，亦是一个能荡涤心灵的人间
仙境。悄悄的，我与每一棵树许
下约定，待到秋来硕果满枝，我
一定回来，与这里的一草一木相
会。

崔正华

西沙旺，顾名思义：西部的
沙区，可是富饶。上世纪50年代
以前，现在北马路汽车站西，有
一条铁路交叉口。过了交叉口
向北，即沙滩。垃圾场就在这
里。烟台当时的垃圾都倒在这
里，填在海边。三三俩俩的手里
拿着二齿钩子的衣衫褴褛的人
们，在那里刨啊，挖啊！搜寻着
垃圾里可以卖两个钱的杂物。

向西有条不宽的土路，跑
不开两辆汽车。再向西，就是大
粪厂。烟台的茅坑(厕所)，都是
由大粪工人同志，每天早晨挨
家挨户，用把铁勺，挖到木桶
里，再挑到大街上，倒入马车拉
着的大桶里，年复一年。拉到西
沙旺，泼洒在寸草不生的沙地
上。太阳一晒，变成了一片片向
上弯曲的粪干。这些粪干用来
卖给农民兄弟，喂庄稼，是上好
的肥料。这就是西沙旺的入口
处。

向西，向北直到海边，一望
无际的沙滩上，长满了丰饶的
果树。有几十年的老树，也有更
新的幼树。开春碧绿的树丛中，
盛开着一片白茫茫的花海。白
色中偶有红色的点缀，那是桃
花。桃花开得早，接近凋谢，可

煞是好看。
深邃的道路，两边是茂密

的刺槐，都有几十年的光景。走
在路上阴暗，但不潮湿。阳光从
林隙中投射到地上。杂草长得
又细又长。偶尔有辆马车跑过，
很少有自行车行过。

果园都是一家一户的。但
土地却是连成片的，果园与果
园之间都有刺槐挡成围墙，刺
槐墙内外都有一条沟堑，既能
排水，又能防止有人进入果园。
园与园间沟沟相通，然后排入
河中流入大海。

果树是栽在沙地的台式田
上的，所以排水性能好，不怕洪
涝。每亩地栽不上20棵树，每六
米一棵。树冠硕大挺拔，树叶繁
茂，剪枝、摘果都需梯子。

苹果的品种，以红香蕉为
上佳品种，又红又甜，惹人喜
欢，但储藏期短，来年即会变得
松软。以青香蕉为主打品种，甜
酸可口，皮厚是绿色而得名。储
藏期长达200多天不变质。其他
品种有小国光、大国光、秋花
皮、伏花皮、祝光等等。但这些
品种产量和种植不多。以青香
蕉种植和产量最多，红香蕉次
之，小国光，大国光再次。其他
产品就更少了。但是又不能不
种植。因为苹果授粉要多种品

种，不同的苹果需要不同的授
粉品种。以秋花皮为最好的的
授粉品种，最不好吃卖钱又不
多，但不得不栽。

秋天是一年中摘苹果最忙
碌的日子。雇了众多临时工，摘
的摘，验的验，用一个刻有三个
大小不同圆圈的木板，套每一
个苹果，够那个标准就放在一
起，然后装筐，还要用一张纸塞
一下。筐是用棉槐条编的，上口
大，下底小。能装各种型号的苹
果60斤。

每个果园都有一个大木栅
栏门，门内外是一条用黄眼泥
(烟台土话，即黄土)铺就的路，
能进出马车。园里有房屋，屋前
是一个大院场。摘的苹果就在
这里放验。

冬天，果树都落光叶子，只
剩下光秃秃的枝干。这时果农
们更要加强对果树的管理。果
树要追肥，先在树冠下垒起圆
圈土埂，有30厘米高，然后放进
两担挑过来的大粪汤，大粪是
由大粪场买来的，很多园都是
在园里挖一个大方型坑，马车
送来的大粪放到坑里。然后由
工人(大部分是雇临时工)挑着
木桶，每棵树放两担，这就是追
肥，果树是不用化肥的。

冬季开始还要剪树枝。不

同的品种，修剪方法不尽相
同：果枝留的多少；生长枝留
的多长短，疏密；年龄小的树
如何扩大修剪，都有一定的方
法。每个果园都有一位老手，
现在叫技术员，带领着几个
人，有技术人员统一布置具体
方法，是大年(及丰收年)，还是
小年，都要提前说明，修剪时
才能有的放矢。

过了春节，不等春暖花开
就要将果枝修剪完毕，这是一
种很枯燥的工作。但又不能马
虎，每个人都要为每棵树负责。

西沙旺是苹果的海洋，也
是烟台张裕酿酒公司的主要葡
萄园。这里种植着上千亩各种
品种的优质葡萄，都是酿造品
种。

葡萄园在西沙旺的西北
角，四周也有刺槐或铁丝网围
墙。靠海边很近，海边有上世纪
50年代栽的防风林带，都是刺
瑰，起了很大的防风沙作用，使
西沙旺的细沙，不能向南、向东
蔓延，才保障了果业的发展。

最著名的烟台苹果的发源
地，就是西沙旺。现在的西沙旺
哪里去了呢？就是幸福十几个
村的大片的区域。

啊！西沙旺。我记忆中的西
沙旺。

难难忘忘的的西西沙沙旺旺——— 记记忆忆中中西西沙沙旺旺掠掠影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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